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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後，一場反恐怖主義的戰爭已經展開，戰更擴及多個方面，包括直接打擊清洗黑錢的活動。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在9月24日發表演說，表示決意對清洗黑錢的人提出檢控，尤其是那些與恐怖活動資金有關連者，而那些沒有向警方舉報懷疑清洗黑錢的人，也會遭受檢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都得到十分明確的信息，就是必須時刻保持警覺，密切留意清洗黑錢的活動。這樣的措施是必要且刻不容緩的。


有組織犯罪集團對各地社會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不論是販毒、清洗黑錢、偷運人口還是公然的恐怖活動，都使用了精密手法，跨國進行。犯罪得益數額龐大。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世界各地清洗黑錢活動所涉及的總金額，佔全球本地生產總值約百分之二至五。目前由香港擔任主席的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更估計清洗黑錢活動現今所涉及的金額，每年高達15,000億美元，其中差不多一半極有可能是來自販毒得益。收益可以這般豐厚，顯然會誘使各方染指其中。我們如何回應這個問題，不僅顯示我們是否渴求有更安全的世界，而且還表明我們是否決意為下一代締造美好的將來。


隨罪案的模式日益變化多端，犯案手法日趨精密，而且犯罪得益龐大，檢控人員必須足智多謀，訓練有素，調度得宜。各地檢控人員必須攜手合作，打擊跨國、跨境罪案才會成功在望。我們身為檢控人員，有責任陳述理據提出改革，解釋刑事法必須如何變革，才能應付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種種威脅。我們坐言起行時，要緊記一點，就是清洗黑錢的人不時利用尖端科技變易行事方式，以逃避偵查和檢控。


自‘九一一’事件發生以來，世界各地的人更加明白清洗黑錢活動遍及社會各層面，暗地裏為害社會，是嚴重的罪行，不但威脅社會穩定，而且損害金融機構，威脅國家安全。犯罪分子藉干犯有組織罪行取得非法的資產，繼而利用這些非法資產作為資金，干犯其他有組織罪行。我們不要忘記：公職人員貪贓枉法，是有損打擊清洗黑錢活動成效的主要因素。要順利賄賂公職人員和其他人員，當然要有充足資金，這往往要借助這些不義之財。

我們身為檢控人員，協助執法者把涉及嚴重罪行的人繩之於法，自是責無旁貸。我們必須檢控有組織的罪犯，扣押他們的資產，瓦解他們的行動。當然，調查和檢控清洗黑錢活動的工作，往往耗時甚長，而且相當複雜。然而，在現今檢控人員和調查人員的工作中，沒收犯罪得益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打擊清洗黑錢的工作上，我們必須果敢決斷，並準備持久作戰。社會對我們抱有極大期望。正如美國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最近指出－
我們打擊清洗黑錢活動，就是打擊有組織罪行。我們打擊清洗黑錢活動，就可以使毒品遠離我們的遊樂場地，遠離我們的孩子。我們令恐怖分子無法取得武器。我們保障小型企業。我們更可保護婦女和兒童的人性尊嚴，免他們遭人販賣，被迫賣淫和任人勞役。我們阻止罪犯享用其非法活動的得益，就是捍衛自由和正義。對執法工作而言，這是最崇高的使命。對我們所服務的市民來說，則是最重要的目標。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加強法律？我們應該朝哪個方向前進呢？以我的看法，我們必須採取嚴厲的措施，因為使用溫和的手段，根本無法對付有組織罪行。人們關注私隱和保密的權利，這雖然合情合理，但我們絕不能讓這些權利轉化為藉口，不採取行動，坐視不理，束手無策。我相信市民現今也認同有必要構想創新的計劃，參與執法工作的人必須好好利用現在的契機，促請立法者在立法方面作出果斷的決定。要成功找出打擊清洗黑錢活動的方法，我們需要創新的思維和果斷的行動。

我們必須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以打擊清洗黑錢活動。個別國家欠缺其他國家的支援，只能獨自打擊犯罪集團的財源，往往無法奏效。各國之間如果不聯手施行嚴密的管制，沒有參與管制的國家就會成為罪犯清洗黑錢的庇護所，這些情況屢見不鮮。有些地方即使制定了打擊清洗黑錢的法例，但也只有小部分被定罪的案件獲法院發出追討資產的命令，而追討得來的款額更遠遠少於法院所發出的命令。為此，全球國家所作的回應，不可只限於擬備有效的法例，而且還須為國內監管金融市場的機關製備行政規例和指引。此外，各國也要訂立有效的罰則，對付違反法律和規例的人。因此，我們採取的行動必須包括立法、執行和預防三方面。

清洗黑錢是跨國罪行，只有透過國家機關之間緊密合作才能予以打擊，而傳統的司法互助方式卻又不一定有效。遵從被請求國的規定提出正式請求，需要一段時間，期間往往讓有組織的罪犯有充足時間把資產轉移到其他地方。要有效打擊清洗黑錢的活動，迅速的行動至為重要。各國必須迅速向罪犯提出檢控，並在他們離開所屬司法管轄區前扣押他們的犯罪得益。我們有需要設立制度，可讓我們立即把金錢凍結，以待有關國家提出請求，而屬於本地案件，則讓執法人員有時間申請限制令。賊走才關門，是無濟於事的。英國最近建議賦予民間調查人員查閱銀行帳戶的權力，並在開始調查受疑人的財政狀況時，即可凍結他們的資產，無須等待即將提出檢控時才可以這樣做。這是一項值得我們注意的建議。

清洗黑錢對國家和國際金融體系構成直接威脅，在考慮銀行的保密問題時，必須顧及有需要平衡個人、金融服務機構和國家三者的利益。多年來，那些想隱藏非法收益的人，一直利用銀行保密法例來隱藏非法收益。金融機構儲存有關資金提存調動的資料，對調查清洗黑錢活動十分重要。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373(2001)號決議通過後，香港正採取果斷的行動，進一步加強本身已經十分有力的扣押資產法例，直接打擊恐怖活動的財源。香港的銀行清楚知道，負責任的金融機構有責任審查顧客的帳戶，以了解他們是否可能與恐怖活動有關連，並舉報有懷疑的個案。金融機構以保密作為托詞而拒絕與執法機關合作的年代已經過去。《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公約》在這方面有明確規定。公約規定締約國必須把清洗黑錢定為刑事罪行，各國政府在打擊清洗黑錢方面必須通力合作，並清楚訂明銀行得再以須予保密為理由而拒絕提供協助。英國一向規定金融機構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些交易所涉及的收益源自犯罪活動，就必須向警方舉報。自‘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英國建議修訂上述規定。根據建議的修訂，日後凡判斷是否違反規定沒有舉報懷疑清洗黑錢活動，將不再以現行的確實懷疑作為準則，而是以有否疏忽作為準則。

容許我多講述一下銀行保密的問題。有些司法管轄區最近撤銷了一些銀行保密權利，禁止一些目的在於阻止追查資金行蹤的行為，例如使用匿名銀行帳戶或杜絕文件追查的程序等。此外，很多國際文書和指引都採納‘認識你的顧客’的規則，以確保金融機構必須弄清顧客的身分。美國參議院剛於上月通過法例，規定銀行要提高其‘應盡的努力’，以查明存戶的身分。我還要指出，離岸金融活動是銀行需要加強警覺之處，也是政府需要加強監管的活動。上述美國參議院所通過的法例，還禁止美國的銀行與一些並無實際辦事處，也不隸屬任何銀行監管體系的海外‘空殼銀行’進行業務往來。從事清洗黑錢的人通常利用空殼公司或金融法律寬鬆地區的離岸銀行，作出連串複雜交易以進行洗錢活動，這類規管法例直接對洗錢者施以打擊，因而更具實效。換句話說，法例會針對洗錢者無防禦的地方施以痛擊，使他們遭受最大損失。

另一種常用的清洗黑錢方法是把大量現金偷運出境。根據估計，美國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現金，大批偷運出境外。美國的現行法例規定把10,000美元或以上的現金帶運離境才需向美國海關申報。雖然罪犯可被判處短期監禁，但美國最高法院卻裁定沒有報關的現金不可沒收。因此，美國司法部正考慮建議國會立法，把偷運現金定為刑事罪行，正如把偷運鑽石定為刑事罪行一樣，並訂明政府可沒收所偷運的財產。要探討方法完全有效打擊清洗黑錢活動，我們怎能夠不起碼研究一些有效措施，規管偷運大量現金出境的不法行為？

有些司法管轄區決意加強執法，把舉證要求加以簡化，例如倒轉舉證責任或增訂新的推定，務求更易沒收懷疑為犯罪得益的物品。有一點必須緊記：犯罪組織找人替補被捕的罪犯容易，但要填補百萬元計的被扣押資產則困難。改進沒收財產的機制有助執法工作，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此。因此，英國新制訂的《犯罪得益條例草案》，授權執法者扣押未被定罪疑犯的資產。雖然‘無合理疑點’是刑事案件的舉證準則，但在這類案件中，只須按‘相對可能性’的舉證準則證明有關金錢是來自犯罪活動即可，無須按‘無合理疑點’的舉證準則證案。

清洗黑錢的方法既然已經變得這麼精密，我們起碼應該研究把舉證規例加以精簡。很多時在‘重定罪’的司法管轄區，調查人員發現一些帳戶存有從別處犯罪得來的贓款，但犯案者和帳戶持有人卻從未踏足那個司法管轄區。這些帳戶是由在當地運作的法團或秘書公司所開立的，而帳戶持有人則是在海外成立的公司。除非有充分證據足以起訴和檢控涉案者，否則他們將可繼續享用那些犯罪得益。這種情況顯然難以接受，也不可以容忍。

目前的新趨勢和發展明確地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傾向就定罪的證據採用不同的舉證標準，另一方面則是傾向沒收與犯罪活動有關的財產。規定以定罪作為沒收財產先決條件的司法管轄區，日漸發覺其法律對沒收非法得來的財產成效不大。為了有效打擊清洗黑錢活動，我們如果有需要改用民事或‘針對財物’的沒收財產程序，以取代刑事沒收財產程序，那麼就不應該害怕率先研究採用這樣的措施。這類措施在美國和愛爾蘭實施後已見成效。唯有沒收有組織罪行的收益，才可以阻嚇人們以身試法。

為了打擊清洗黑錢活動，我們不應害怕採取必要的措施。如果我們現在果敢行事，我們的下一代將受益不淺。假如我們畏首畏尾，未來的情況將十分嚴峻。任由罪犯坐擁非法得來的錢財，對社會遺禍極深。讓我們把握時機立即採取行動，以免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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